

焦作市区话古入声字声调的变异

摘要：焦作市区话属中原官话，没有入声，古清、次浊声母入声字今多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多读阳平。但在一部分人中入声字发生变异，分别读成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一个没有入声的方言，却能按入声字的类别变异这种奇特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对64个中古入声字在焦作（市区话）中的读音变异现象进行考察，并通过对这种变异发生的原因及其与使用者社会属性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在实行普通话与当地方言双言制的情况下，目的语（普通话）对基础语（焦作话）逆迁移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类推现象，为双语教学、普通话推广、语言变异理论和汉语方言发展变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案例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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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麓，东与新乡市获嘉县接壤，西、北与晋东南地区接壤，南与郑州市、洛阳市隔黄河相望。自1997年济源划出后，焦作市下辖沁阳、孟州两地级市、修武、武陟、温县、博爱四县及解放、山阳、中站、马村四区和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将包括焦作在内的16个豫西北县市划入晋语区，不同于河南大部分地区的中原官话。焦作与山西交界，并有人口迁徙的历史记录。前人的研究已经证明，该地方言与晋语核心区域山西晋语有着渊源关系。同时，它处于晋语边缘地带，是晋语与官话的接壤区，加上长期的人文社会条件的影响，该地区的方言在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特别是焦作作为解放后出现的小型新兴工业城市，人口来源多元化，近些年来，在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借重于媒体的强大力量，语言接触带来的语言变异现象令人瞩目。焦作市区话属中原官话，没有入声，古清、次浊声母入声字今多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多读阳平。
但在一部分人中入声字发生变异，分别读成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如“不、热、聂、袜”这些字，有些人读为中升24，有些人则读为低降31，“渴、雪、窄、北”有些人读为24，有些人则读为44。而像“药、钥、脚”，则出现三种说法。例如“药”可读成[iau24]、[iau31]、[yɛ24]等。一个没有入声的方言，却能按入声字的类别变异这种奇特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为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焦作市区什么人将入声字读成平声（阴平和阳平），什么人分别读成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第二，一个没有入声的方言，换句话说，一个古入声字早已并入平声的方言，说话的人对古代的入声根本不可能产生感知，那么为什么这些古代的入声字会整齐地在口语中按类发生变异？什么条件和原因导致这种变异的发生，需要探索和解释。我们通过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确定这种变异与方言使用者社会属性的关系，通过当地方言使用情况和与普通话的比较对这种变异产生的条件和原因进行解释。希望通过这个个案的研究对双语教学、普通话推广、语言变异理论和汉语方言发展变化研究有所助益。

二、焦作市区什么人古入声不读平声而读其他三声

（一）调查设计

1.焦作市区方言的识别

《中国语言地图集》及《河南方音概况》（张启焕、陈天福、程仪，1983）均将焦作划入晋语区，但是根据笔者（笔者原籍为焦作）长期观察，焦作地区优势方言为市区话，它和周边郊县的方言在听感上差别很大，且本地人对这两种口音持有较一致的语言态度。鉴于此，在进行入声字声调的社会调查之前，必须首先识别焦作地区的方言是一种还是两种。

我们在市区和郊县各选取了一名发音人进行音系的调查
，发现两音系声调的差别最为明显，而且郊县保留入声，不仅有入声调而且有喉塞音韵尾
，属于晋语区。而市区话没有入声，包含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调类，调值分别为24、53、55、31，属于中原官话。
基于两种口音的客观差异，为进一步测量当地人的语感认同性，我们对204名被试中进行了语音听辨和配对语装实验。样本构成见下表1。实验结果显示，两种口音可以相互通话，但说话人对两种口音有“感觉”，明确知道彼此属于不同的言语社团，两地的被试均认为郊县口音“可土”，“比不上焦作话”。

因此，我们认为，焦作地区存在两种方言，济源、沁阳等怀庆府地区的话属于晋语，市区话属于中原官话。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市区话（以下简称焦作话）的古入声字声调。

2.调查样本

根据Labov（1966）、瞿霭堂（2004）对于语音演变的研究，我们为社会调查事先确立三种因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调查的样本包含个体204人，样本构成参照《焦作市地方志》（2005）中“人口篇”数据概率抽样。非焦作出生长大、不以焦作话为主要交际工具、有过长期离开焦作经历的均不能列为调查对象。鉴于样本大小有限，在相关参数中优先照顾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其他参数则只能尽量覆盖。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

表1 样本情况（N=204）

	样本特征
	男
	女
	样本特征
	男
	女

	19岁以下
	大专及以上
	0
	0
	40-59岁
	大专及以上
	2
	2

	
	高中
	5
	6
	
	高中
	3
	3

	
	初中
	15
	14
	
	初中
	10
	9

	
	小学及以下
	15
	13
	
	小学及以下
	8
	8

	20-39岁
	大专及以上
	2
	2
	60岁以上
	大专及以上
	1
	1

	
	高中
	6
	6
	
	高中
	1
	1

	
	初中
	14
	14
	
	初中
	4
	4

	
	小学及以下
	14
	13
	
	小学及以下
	4
	4


3.调查字表

根据预调查结果，焦作话古入声字的今读音基本遵循中原官话中的声调分派规律，即古清、次浊声母入声字今多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多读阳平。音变一般出现在和普通话归向不一致的字上。经初步摸底调查发现以下三种情况：①原读阴平的字变读为去声（1-4。数字1、2、3、4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下同。），这一类数量最多，如“不、侧、括、却、木、灭、握、聂、热、叶”等。②原读为阴平的字变读为阳平（1-2），如“福、答、节、竹、结、壳、入、折”等。③原读阴平的字变读为上声（1-3），如“北、法、塔、铁、窄、甲、给、脚、渴”等。该音变没有引起焦作话调类的增减，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焦作话古入声字声调整体看作一个变项，它包括新、旧两组变式，旧变式指与中原官话相同的固有调类，新变式指与普通话相同的调类。

调查字表以口语常用字为首要原则，筛选掉生僻及书面语色彩过强的字。以古声母为序，选字涵盖该母字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类型，如果该母字只可能有一种变化类型，则至少选取两个字。有些声母，只有一个字存在变化的可能性。例如“敷”母只有“拂、佛、覆”三个入声字，前两个在焦作话和普通话中的调类一致，均为阳平，从目前的读音情况看，也从未出现过异读。所以，可选的只有剩余的那一个字。而有些声母（比如见母、溪母）包含的入声字很多，且聚集了重要的常用字，这时我们就酌情多选一些，使得韵母的分布也更加均衡，以增强字表的代表性。最后确定了64个字，调查时，为避免不必要的干扰，我们将这些字的顺序打乱，问卷详见附录。
4.资料收集方式

本调查通过简单访谈，获得调查对象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信息，然后请调查对象使用当前所说的焦作话读事先设计好的字表，利用录音笔如实记录。对所获资料进行分析时，剔除读错或不会读的字，不参与统计。语图分析工具为praat，统计工具为SPSS13.0。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劲松（2005）提出，“所谓变化是指一种语言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属于历时范畴，变化的结果常常有性质的改变；变异是指一种语言状态分化为几种状态，属于共时范畴，变异的结果常常只有数量的改变”，“语言中任何一种变化都是从变异开始的。变异体现了变化的原因和演变趋向”。我们正是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调查与分析。

在数据分析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职业因素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项重要调查内容，职业具有较为复杂的分层，限于时间和条件，本调查采用的小样本做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概率抽样。此外，从预调查来看，焦作这样的新兴小型城市尚不具有有明显社会意义的职业分层。第二，本调查主要采用读字表的方式，因此缺乏不同语体中变异情况的研究。我们首先逐个分析调查对象的音频材料，然后利用Excel分别计算出每位调查对象的变异率
和每个入声字的变异率
，再利用SPSS13.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有效控制各个社会变项，从而发现真正对变异率产生影响的因素。

我们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项同时输入，“变异率”作为因变项，选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stepwise），由统计程序自动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自变项。结果显示，被选入回归方程式的只有“年龄”和“教育程度”两个自变项，而“性别”自变项的显著性系数（Sig）为.964，大于.05（统计学中显著性一般以.05为标准，数值越小表示显著度越高），不具备统计学意义，被自动筛选掉。

1.年龄和教育程度与古入声字声调变异的关系

表2

模型摘要

	模型
	R
	R2
	调整后

的R2
	估计的

标准误差
	变更统计量

	
	
	
	
	
	R2改变量
	F改变
	分子

自由度
	分母

自由度
	显著性考验

	1

2
	.801a
.813b
	.641

.662
	.638

.656
	16.72532

16.30984
	.641

.020
	218.039

7.295
	1

1
	202

201
	.000

.008


a.预测变项：（常数）年龄

b.预测变项：（常数）年龄、教育程度

通过逐步回归，程序输出两个模型，即以年龄为单一自变项的模型1和以年龄、教育程度为自变项的模型2（见表2）。两个模型的显著性系数分别为.000和.008，小于.05，非常显著。R2称为多元决定系数，用来反映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值一般在0到1之间。模型1的R2为.641，说明以年龄为单一自变项的模型1可以解释64.1%的变异量。模型2的R2.662（=.641+.021）为累计解释量，即以年龄和教育程度为自变项的模型2可以解释66.2%的变异量。两模型的解释力都比较强，同时从模型2看到，如果教育程度作为单一的自变项，其解释力很弱。一方面，这和我们使用的样本有一定关系。该地高学历人口所占比例远低于中低学历，本调查利用概率抽样，且样本较小，调查对象中各学历段的实际人数相差很大。如果使用定额抽样做定性研究，教育程度因素的解释力可能会增加。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数据统计，教育程度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下文详述。
表3

变异数分析c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检验
	显著性

	1 回归

残差

总和
	60993.398

34127.840

95121.238
	1

202

203
	60993.398

279.736


	218.039


	.000a



	2 回归

残差

总和
	62933.928

32187.309

95121.238
	2

201

203
	31466.964

266.011


	118.292


	.000b




a.预测变项：（常数）年龄

b.预测变项：（常数）年龄，教育程度

c.因变项：变异率

表3变异数分析，用以检验模型的显著性，模型1和模型2的显著性均为.000<（.05），表示回归模型成立。

表4

系数a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

误差
	Beta分配
	
	
	允差
	VIF

	1（常数）

年龄
	105.536

-25.611
	4.576

1.734
	-.801
	23.065

-14.766
	.000

.000
	1.000
	1.000

	2（常数）

年龄

   教育程度
	117.602

-25.691

3.872
	6.314

1.692

1.434
	-.803

.143
	18.626

-15.188

2.701
	.000

.000

.008
	1.000

1.000
	1.000

1.000


a因变项：变异率

表4称为参数检验表，Beta值为标准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项对因变项（即入声字声调的变异率）影响的大小，数值越大表示影响越大（显著性<.05）。对比年龄和教育程度两自变项的系数可知，年龄因素对变异率的影响比教育程度的影响大得多。年龄因素和变异率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小，变异率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变异率可能越高。

从上可见，焦作话入声字声调变异与年龄、教育程度显著相关。

2.各年龄段入声字声调变异的基本情况

我们将各年龄段调查对象的变异率进行了简单的集中量数和分散量数分析，结果如下：

表5

	%
	19岁以下
	20-39岁
	40-59岁
	60岁以上

	平均值
	83.47
	49.44
	27.73
	8.69

	中位数
	85.71
	49.21
	26.23
	8.73

	极差
	40
	88.99
	52.83
	14.26

	平均差
	13.86
	19.17
	10.49
	3.65


平均值和中位数作为集中量数，反映了数据整体的平均水平和典型情况；极差和平均差作为分散量数，反映了数据的分散性和变异性。从上述数据的横向比较中可以看到，入声字声调变异的总趋势是，变异率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减。60岁以上组的平均值和离散度都是最低的，说明该组调查对象比较一致地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变异率上。19岁以下组的平均值最高，离散度较低，说明该组调查对象比较一致地稳定在一个较高的变异率上，它和60岁以上组处在变异率的上下两端。20-39岁组离散度最大，同时，平均值又位居第二，说明该组一方面整体变异率高，几乎一半的调查字都读为新变式，另一方面，调查对象彼此间差异大，有的很高（最高值达96.83%），有的很低（最低值仅7.84%），相对于其它组来说最不整齐。40-59岁组的平均值仅高于60岁以上人群，离散度也不太高，说明该组的变异率较低，且调查对象彼此间的差别远小于20-39岁人群，组内一致性提高。综上，我们可以列出平均值和离散度两个比较序列：

平均值：19岁以下>20-39岁>40-59岁>60岁以上

离散度：20-39岁>40-59岁≧19岁>60岁

从历史文献和对调查对象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焦作市于1956年3月正式建市，是一个依托煤矿、电力、有色金属等行业发展起来的小型工业城市。焦作建市之初，大批来自河南各地的工人到此谋生，然后就长期定居下来，目前焦作市具有这样背景的家庭并不少见。他们之中多数人来自附近郊县及地市，除周边沁阳、济源等县处于晋语边缘带，其余多数都属于中原官话区。在预调查所进行的语言态度测试中，市区和郊县的说话人对焦作话持基本一致的态度，它是公认的优势方言，而带有怀府口音的“不是市里的话”，“土”、“难听”，年轻人甚至有鄙夷的态度。现在60岁以上的人正是焦作市的第一代人，他们或者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焦作，或者根本就是在焦作出生，焦作话作为他们的母方言根深蒂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社会网络以强关系网络居多，他们完全可以听懂普通话和受普通话影响产生的新变式，但是，很少或者几乎从来不说普通话。他们口中的焦作话比较完整和稳定，古入声字声调的变异率低。国家自1956年起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近些年来借重于媒体的强大作用，普通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地进入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60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变异率达到8.69%，可见普通话影响之大。

19岁以下人群基本上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现在多数为在校学生，他们自出生起家庭和学校这两大生活环境中的教育均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媒介。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不使用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多，12岁以下群体中更加明显。这和年轻父母的语言态度有很大关系。在焦作这样一个深处内陆的小城市中，本地方言目前仍是最主要的交际工具，多数中学生都可以说焦作话，只是他们口中的焦作话已经受普通话很大影响，是最接近普通话的焦作话。在调查中，这一人群变异率均值最高，达83.47%，即有83.47%的调查字调查对象都读为普通话调类。

20-39岁组和40-59岁组的变异率分别处于中间靠上和中间靠下的位置，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变异率在各年龄段的有序分布，说明古入声字声调变异是一项进行中的变化。与19岁以下人群相比，这两个年龄段日常生活中主动使用普通话的机会较少，普通话能力和普通话对个人言语的影响都降低，40-59岁人群尤其如此。20-39岁人群正处于人生的起步和上升期，向上攀登的意愿最强烈，对个人言语最敏感，他们受普通话的影响最大。而承担社会责任最重的40-59岁人群，在家庭和工作中均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在语言方面更多地是传承者而非开拓者，在新变式的使用上相对保守。

综上所述，古入声字的声调变异和年龄变项密切相关，年龄越小，变异率越高，即更多地将古入声字读为普通话的相应调类。

教育程度因素对古入声字声调变异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教育程度因素与变异率的关系，按照年龄段将原样本分为四个小样本，以教育程度为自变项，变异率为因变项，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发现20-39岁组的变异率和教育程度的相关度最高，教育程度自变项的显著性系数为.001，小于.05，R2为.287，Beta值为.535，说明该组人群中，教育程度和变异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该组有关情况如表3（n=71）： 

表6 20-39岁被试变异情况
	
	大专及以上

（4人）
	高中

（12人）
	初中

（28人）
	小学及以下

（27人）

	平均值
	62.24
	44.78
	32.68
	18.26

	中位数
	60.15
	40.75
	33.33
	19.12

	极差
	65.22
	46.38
	50.65
	24.56

	平均差
	16.80
	12.62
	13.54
	10.24


由上可见，这种声调变异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这类人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受过普通话的正规教育，是熟练双语人，即都能熟练地使用本地的焦作话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三、没有入声的焦作人为什么入声会按类发生变异

没有入声的焦作人为什么入声按类发生变异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是焦作话内部的动因，属于结构和心理的动因。问题是焦作话作为中原官话，入声早已消失，并入平声，焦作人不可能对入声还有类别的感知，因此判断为这种动因没有根据；第二，是因为语言接触出现外部的动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受周边属于晋语的有入声方言的影响，但周边方言的入声归类整齐，没有发生变异现象，这种可能不存在；二是受普通话影响，但普通话没有入声，也不可能入声按类影响焦作话。但我们在初步了解情况时发现焦作话的调类与普通话对应十分整齐，这种现象引起我们的重视，于是循着这种思路进行了焦作话与普通话调类的比较。

首先，焦作话与普通话的调类严格对应。如下表：

表7：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焦作话
	24
	53
	44
	31

	普通话
	55
	35
	214
	51


    从上表可见，焦作话与普通话调类相当，调值不同。这种情况增加了对应感知的强度。语音对应的感知发音越相近，感知越弱，发音相差越大，感知越强。

其次，通过焦作话与普通话入声字的比较，发现它们对应复杂，换句话说，入声字消失后与其他调类合并的情况不同。如下表：

表8

	
	古清声母入声字
	古次浊声母入声字
	古全浊声母入声字

	焦作话
	阴平
	阴平
	阳平

	普通话
	派入四声

（去声最多）
	去声
	阳平


从上表可见，除了并入阳平的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一致外，古清和次浊声母的入声字焦作话整齐地并入阴平，而普通话则前者分别并入四声，后者并入去声。

最后，我们把焦作话入声字的变异情况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如下表：

表9

	古调类
	清声母入声字
	次浊声母入声字

	焦作话调类
	阴平

	焦作话原读
	24

	焦作话变读
	阴平（不变）

（八喝鸭吸）
	阳平

（福答节竹） 
	上声

（北法塔铁）
	去声

（不握括却）
	去声

（木绿热叶）

	
	24
	53
	44
	31
	31

	普通话
	阴平

55
	阳平

35
	上声

214
	去声

51
	去声

51


从上表可见，古阴平调入声字的变异发生在调类上，这些原来应该读阴平调的字都读成与普通话一致的调类。这些古入声字在普通话中与焦作话不同，不是并入一个调类，而是所谓“入派三声”，分别并入其他三个调类。焦作话入声字发生变异在调类上与普通话一致，明显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如上文所述，这种变异主要发生在年轻一代中，他们基本都是双言人，能熟练使用焦作话和普通话，在双语应用的过程中，他们对调类的对应具有强烈的感知，（普通话中某个字在焦作话中应该读成什么调，焦作话的某个字在普通话中应该读成什么调，具有固定的关系），于是在经常发生的语码转换过程中，发生逆迁移现象，即作为目的语的普通话对作为基础语的焦作话发生影响，使焦作话出现负迁移现象。这是因为从普通话语码转换成焦作话时，发生调类的类推错误，即把普通话的调类一对一地直接转换成焦作话的调类，就像上海话没有翘舌音，由于一对一的错误类推，把普通话中不翘舌的“资”也读成翘舌音一样。不同的是上海话是顺迁移，上海话影响了普通话，而焦作话是逆迁移，普通话影响了焦作话。于是造成焦作话原来应该读阴平调的字，跟着普通话分别读成了其他三个调。结果是这些古清音和次浊音来源的入声字，老年人保持了阴平的原读音，而年轻人则分别变读成其他三个调，形成了变异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变异与古入声字调类的分合没有关系，焦作话入声字按类分化是一种虚假的现象，它们是随着与普通话字调一对一地对应替换发生的，与古入声字调类分合没有关系，因为普通话也没有入声调，只是普通话古入声字消失后与其他声调的合并方向与焦作话不同，焦作话在这些字上受普通话影响错误地顺应了普通话的调类。语言接触发生影响是双向的，这种目的语影响基础语的逆迁移现象并不鲜见。比如上海话中u元音前的ŋ受普通话的影响，读成w，年轻一代“我”不再说ŋu而说成wu。焦作话出现这种逆迁移现象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不仅由于类推过当发生逆迁移，而且是发生在类别上，因为焦作话的调值与普通话不同，这种迁移是“类”的迁移，不是“值”的迁移，是一种深度影响造成的迁移，“值”的迁移则是比较浅层的。

四、结 语

焦作话古入声字调的变异现象与年龄、文化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年龄越大，出现异读的字越少；学历越高，出现异读的字越多，主要是年龄因素。性别因素对音变的影响不明显。焦作话的这种变异处于逐渐扩散的阶段，不同社会属性的人常常发生交叉的状态。这种变异与古入声字调类的分合没有关系，而是语言接触的结果。焦作话受普通话的影响，类推过当发生逆迁移，由于这种迁移是逐字类推的，形成了与古入声字发生关联的虚假现象。其实，无论焦作话和普通话都没有入声调类，不可能按类发生影响。特别之处是焦作话的逆迁移是按“字”类推，按“类”对应，影响的是“类”，与一般按“值”对应，影响的是“值”这种浅层级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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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字表（加下划线的是为了打断调查对象联想而故意加入的不相干的字）

热 答 草 节 入 作 脚 越 福 折 上 结 塔 铁 给 老 册 灭 甲 括 壳 米 不 握 却 祝 我 蜜 聂 法 雨 雪 北 落 蓄 打 渴 木 叶 测 小 撇 月 辣 国 苦 窄 绿 客 物 尺 好 适 及 责 袜 鹊 大 促 业 涉 纳 得 天 彻 侧 小 钥 竹 恶 筑 雹 特 疾 有 职 覆 血

The Tone Variation of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in Jiaozuo Dialect

Abstract: Jiaozuo dialect belongs to Zhongyuan Mandarin, without independent entering tone.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are read in Yinping and Yangping according to their Chinese initials. But now there is a tone variation in these characters. A dialect without entering tone has tone variation in category. It’s so strange that catches our attention. In the light of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we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By certai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sons of the variation and social features of speakers, we find that in the bilingual background of dialect and Putonghua, error analogy happe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from target language(Putonghua) to basic language(Jiaozuo dialect). Thus this tone variation offers a new type of data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teaching, popularization of Putonghua,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 of dialects.

Key Word: Jiaozuo Dialect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variation  investigate
� 只有个别字如“萨、诺”并入上声，本文略去不计。


�发音人信息：怀庆口音的发音人为济源桥头村村民李玉秀，女，60岁，小学文化程度，原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后回家务农。桥头村位于济源和沁阳两县的交界带，当地人认为这两个县说的是同一种话。这两个县是怀庆的中心地区。市区口音的发音人为马庆香，女，62岁，初中文化程度，工人，所有生活经历都在市区。


�处于晋语区边缘，喉塞尾较弱。


�调查对象变异率的计算方法是用该对象发生异读的字的数量除以总调查字数。


�入声字变异率的计算方法是用该字出现异读的人数除以总调查人数。


� 由于古阳平调的入声字焦作话不发生变异，因此只比较古阴平调的入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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